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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以“解体中共 结束迫害”为主题的法轮功反迫害十四年集会游行，同时声援一亿四千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受到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发言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3年7月，已有超过1亿4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周向阳揭露港北监狱“地锚”酷刑（一）








多伦多学员集会游行反迫害


下午一点至三点游行，声势浩大的队伍经过多伦多市中心，往返两次穿越唐人街，一路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来自东北的李先生和福建省的吴女士表示今天第二次来参加这个集会，是要来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希望更多的华人和他们一样选择三退，共同制止迫害。李先生说：“共产党的谎言被一个个揭穿，法轮功的真相挡不住。”他指着现场集会的人群说：:“你看，十四年了，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倒下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他还表示，希望停止迫害的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并炼功受益。








背景简介：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


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苦难中，他们忍辱负重，


一心要把同胞唤醒，处处展示出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光明。


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针对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进行摧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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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学员烛光夜悼


……数百人的抗议活动，不需要一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中途突然下了一场暴雨，但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并没为之所动，依然继续炼功、静坐。


夜幕降临后，学员们点燃蜡烛，静静悼念那些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暮色中橘黄色的烛光点点延伸开去，映照着现场人们慈悲、庄严的面容。不少在此地路过的西方人发出了敬佩学员反迫害的感叹。


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炼功队伍也吸引了一位来此旅游的大陆华人。四十出头的壮汉，拿着高级照相机不停的拍照。























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能为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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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零 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反迫害 震撼民心





天津市李彦霞、李玉刚再遭绑架


天津市大法弟子李彦霞、李玉刚姐弟再次被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芥园派出所绑架，李玉刚的妻子薄杰仍被关押在红桥区看守所迫害。


天津市大法弟子王瑀石被绑架


王瑀石被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公安分局万兴派出所绑架（022-27601588 白堤路73号）。现王瑀石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公安分局看守所。


大法弟子小王（小石头）在单位被恶警绑架


7月16日，年轻大法弟子小王（小石头）在单位被恶警绑架，随之他坐落在南开区鞍山西道赛博商城附近的家遭恶警抢劫，并派有便衣在他家附近蹲坑。邪恶限制其父母呆在家里，不许外出，还在小王家楼门前按了个摄像头，对家人及来往人员进行监控，就连他家倒出的垃圾都要进行检查。还作恶心虚，威胁他父母不许上网曝光此事。


天津市大法弟子韩翠玲被绑架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六区(紫金南里）住的法轮功学员韩翠玲在七月十七日被绑架。参与绑架单位有河西区公安分局天塔街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国安警察。韩家被抄。


天津市大法弟子朱桂香被绑架


家住河西区76岁老年大法弟子朱桂香因发真相资料，被恶人构陷，现关押河西区浯水道看守所。 








【明慧网】原天津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被中共冤判九年，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现改名滨海监狱）曾遭残忍的“地锚”酷刑折磨，长达四个月之久。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希望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被港北监狱以残忍的“地锚”酷刑折磨致死。


 “地锚”酷刑，即将人的手脚以各种姿势拉紧后，固定在地面的铁环上，二十四小时、数星期、甚至数月，持续长时间不放。酷刑非常残忍。


周向阳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出狱回家。以下是他自述遭港北监狱“地锚”酷刑折磨的经历：


“地锚”地点在禁闭室


港北监狱的禁闭室阴森恐怖，位于港北监狱监舍区的门口旁边，禁闭室楼道的对面，二零零四年以前是一个大房间，二零零四年我被带到那个大房间里时，看到地上有三个铁环呈三角排列，上面悬着一个超大的灯泡。别人告诉我那是“地锚”，审讯时把人锁在地上，上面用大灯泡的强光照着，不让人睡觉。当时我刚到港北监狱，觉得这对人很残酷。直到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底，我被一伙港北监狱的犯人包夹推进禁闭室大门，亲身经历了“地锚”酷刑。


我被强行带到禁闭室楼道对面的一间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大房间已经隔断成了小房间。里面已经有几个五监区的犯人包夹（丛书伟、李万军、霍洪刚、廖金鹏、张斌等）等在那里，我明确地知道，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


预谋的迫害


在那时之前，我在五监区工区时就感觉到有几个犯人表情怪异，看着我切切私语。当时五监区警察在工区里组织所谓“劳动比赛”，目的是看犯人们在极限情况下单位时间能干多少活，以作为给犯人们定产量的依据，是要榨干被关押的人的所有体力，犯人们为了得到低贱的虚荣和最微薄的奖励，会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比赛”刚结束，这时工区的广播室就开始大声播放王某某诽谤大法的广播。


被港北监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逼迫完成奴工产品定额后，回监室还要被逼坐板凳，不能休息，在高强度的耗尽体力、精力的情况下，还要被迫去听那些诽谤大法的言论，还要承受各种打骂、侮辱、不让睡觉、独居、地锚等等迫害。


我不能容忍这种没有人性的邪恶迫害，上前理论。在那之前，我曾针对这样的洗脑迫害，向监狱警察表达过抗议。当时五监区暂时停止了这种迫害方式。没想到现在他们又重复了这种迫害方式，而这次是恶警张仕林等事前做了预谋的。


当我起身往位于工区前面的警察办公室和广播室走的时候，早被警察张仕林、宋学森安排好的好几个犯人包夹迅速冲到我身边，一堆人围着我，连拉再拽，在工区里造成了很大的动静。后来张仕林对外欺骗说我要砸监区的广播室。实际上他们已经料到只要他们一播放诬蔑大法的广播，我就会反对，所以就事前安排了这一切。后来包夹我的犯人嘲笑我说：你上了张大队（张仕林）的当了，给你做个套，你就钻。其实我事前也知道可能会有这些事，但是我知道，无论怎样我必须去反对这种对大法学员没有人性的洗脑迫害。


当我被几个包夹犯人架到禁闭室时，那里的一切也早就准备好了。禁闭室警察王刚命令的犯人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围着我的几个人失态的表情及胡言乱语，令我感觉到自己落入了一个极其肮脏的环境里，这些人在这种环境里，在警察的诱惑利用下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用张仕林、宋学森等早已授意好的方式，不停地说诽谤大法的言辞，对我谩骂侮辱、拳打脚踢。而这一切都是在禁闭室警察王刚等的注视之下。


包夹犯人威胁我说必须配合他们的胡作非为，否则“地锚”在等着我。果然，犯人去找禁闭室警察王刚一说，王刚立刻就吩咐犯人把我拉到禁闭室南侧的房间里隔段的三平米小屋，给我砸上了“地锚”。（禁闭室一共有八个这样的叫“独居”的小屋，分布在两个房间里，每个房间四个，这八个小屋我都呆过，我总共在这种“独居”里被迫害了十五个月以上）我知道这不是因为警察听包夹犯人的，而是张仕林等早就安排好的。当我整个身体被锁在地上时，包夹犯人们再一次嘲笑我，说我中了张大队（张仕林）下的套，我更明确了“地锚”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迫害方式。◇












































































































































遭“地锚”迫害持续九十七天


“地锚”就设在禁闭室三平米的“独居”房间里，“独居”长三米，宽一米，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密不透光。屋顶上挂一灯二十四小时亮着，地上一侧二米长的地方铺着高约二、三十厘米的木板。我被仰躺在木板上面，两个胳膊成“V”字形向外张开（屋宽一米，手臂不能伸直），手反铐在地环上，膝盖以下小腿部位和脚悬在水泥地上，坠着脚镣，脚镣是锁在地上的，手铐和脚镣没有活动的余度。我头顶的板凳上坐一个包夹犯人骑着我坐，控制我的头和手不能动，我的手稍微一动，他就用脚踩住我的胳膊，腰部有一个包夹犯人控制我的腰一点不能动，脚下坐一个包夹犯人控制我的脚，把半截小腿拉到板下悬空增加我的痛苦。我每天只能在保持“地锚”姿势的状态下闭眼三小时，其余时间一闭眼就会被打被骂。


我就这样每天被二十四小时地“锚”着，日复一日。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剧痛难忍，而且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长时间持续的。（这种痛苦远远超过高压电棍电击造成的伤害）同时还要伴有包夹犯人们的拳打脚踢，谩骂侮辱，不停地念诽谤大法文章。有时包夹犯人（张斌）用厚书往我小便上砸，有时我需要小便坐起来时（“独居”原地），自己的腰疼的动不了，包夹犯人以给我活动腰为名，两个人把我猛力拽起，我的腰疼得失声大叫。宋学森、张世林经常在外面听，如果里面没有迫害我的动静，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包夹犯人们知道达不到警察的要求没有好果子吃，就更加努力的迫害我，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对“真、善、忍”的信仰，说出他们所要的谎言来……


在我七天七夜不进食不喝水的情况下，几乎不能睡觉，当时在我嘴里吐出的痰里已经充满了血色，他们对我的折磨就一直没有停过。第八天，恶警张仕林找来当时监狱小医院院长蒙院长和犯人护理老牛来到禁闭室，当时老牛给我量血压，开始用了一个电子血压仪，没有读数。后来换了一个精度高的血压仪，高压50，低压30.他们开始强行给我灌食输液。然后继续“地锚”迫害。


这种对我的“地锚”迫害持续了九十七天。我从“地锚”上下来的时候，我所躺的木板上留下一个清晰的人形，很长时间都擦不掉。我的腰一直不能直起来，弯了好几个月。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的监狱长郭炜和五监区张仕林、宋学森三人组成的所谓领导小组（监狱规定除了张仕林、宋学森、郭炜三人可以过问迫害我的事外，其他任何监狱警察都不允许过问。）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百日攻坚”，强迫“转化”。最终他们也没有达到目的。




















（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长宁区法院于七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对法轮功学员庞光文、赵斌非法庭审，所谓法庭人员罔顾律师及当事人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庭强行非法判决两人五年及四年徒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然而非法机构610，十四年来，带着一股邪劲一直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也跟着邪劲往死里跑，不敢坚持正义，泯灭道德良知。实乃中国人的一大悲哀，恶哉！


七月十一日下午两点，上海长宁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庞光文、赵斌非法庭审。庞光文因为绝食被三个法警抬到法庭。在庭审过程中，庞光文的辩护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法官频频点头，认可律师的观点；赵斌没有请律师，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连旁听的常人也感觉非常好。尽管如此，法庭还是当庭非法宣判庞光文五年，赵斌四年。其实整个开庭过程只是走过场，刑期早就内定好了。在邪党的统治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可言。 


庞光文和赵斌都是山东人，在上海南汇区三灶镇做生意。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半左右，两人在公司被长宁区江苏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长宁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庞光文在看守所遭到残酷折磨：五月十四日，他被戴上手脚相连的镣铐，五月二十二日他绝食抗议，五月二十七日被转到监狱总医院灌食，手脚一直被绑在床上不能自由活动，他每天被灌六碗流食，并被强行注射四、五瓶掺了不明药物的盐水。后经多方营救，庞光文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回到家中。 


二零一三年七月五日，长宁区法院通知庞光文家属，要庞光文于七月十一日下午二点半到法院接受所谓的“审判”。 七月八日十一点半，庞光文去给长宁区“610”人员讲真相，他们不听，于五点多钟把庞光文劫持隔壁的江苏路派出所，然后又把庞光文非法关押到长宁区看守所，直到七月十一日的非法庭审。 


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庞光文又被邪党之徒绑架并诬判五年徒刑。他的老父亲前一阶段刚从山东老家来沪看病，现在正在医院进行化疗；他的女儿不到五岁，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爸爸每天接送自己上幼儿园了，天天哭喊着找爸爸；他的妻子由于惊吓和过度悲伤，精神状态一度不是很好，还要强打精神打理养家糊口的生意。





台湾学员反迫害 震撼人心


游行活动获得了沿路台北市民的支持，他们纷纷表示：“加油，我支持你们！”“这些罪恶必须被制止！”


沿途不断有人对游行队伍的阵容和风范表示感动与震憾，张小姐和林先生看着游行队伍阵容赞叹：“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炼法轮功。没想到这么多人还这么有秩序，实在很感动，真的震撼！”


从上海来的一家人的老妈妈说：“我们家那边也有人炼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今天看到这么多人，能够自由炼法轮功、游行，实在很感动、很震撼！”他们和朋友五人就在现场一起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